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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山神像与山神信仰

———对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明清时期木雕山神像的考察
＊

贾海建
(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洛阳民俗博物馆所收藏的十几件明清时期的木雕山神像深受源远流长的山神信仰传统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

晋南地区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孕育。这些木雕山神像表现出鲜明的民俗化、民间性的特征，是研究山神信仰的宝贵实物资
料，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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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 Carved Statue of Mountain Gods and the Faith in Mountain Gods
———Investigation into Wood Carved Statues of Mountain Gods Belonging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in Luoyang Folk Museum

JIA Haijian
( Dept． of Humanities，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a dozen of pieces of wood carved statues of Mountain Gods belonging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Luoyang Folk Museum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faith in Mountain Gods，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Southern Shanxi．
They contain distinctive folk custom and folk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faith in
Mountain Gods，which have important folklor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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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两年来，洛阳市民俗博物馆从晋南地区征集

到了几百件明清时期的民间木雕人物造像，它们几

乎囊括了民间俗信中所尊崇的全部神灵，如土地

神、保家仙、祖先神、送子观音、财神赵公明、药王
孙思邈、关公、龙王、山神等等。其中的十几件木
雕山神造像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晋南地区的民间山

神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十几件木雕山神像采用圆雕法雕刻，由神像

和神座两部分构成，高度一般在 10 cm ～ 15 cm 之
间。这些山神像为手工雕刻，因此形态各异( 如在
山神的形体上，有的粗壮，有的则相对清瘦; 在神

座的形制上，有的是圆柱体，有的则是正方体) ，但

由于它们属于同一信仰圈中的产物，所以在造型上

也有颇多类型化的特点。如神像皆为站立姿势，双
腿分开( 大体与肩同宽) ，双手抱握开山斧( 或宝

剑) 置于腹部，形象英武霸气; 头顶一般皆有山形

凸起( 如同三只犄角) ，表明了其山神的身份，这也

是我们判断此类木雕造像为山神像的重要依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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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木雕山神像，大多雕刻粗放，与征集到的其他人

物造像如祖先神、赵公明、老子等相比，其艺术性
要相对差一些，但就其民俗价值、认识价值来讲，
却毫不逊色。
现在学术界对于古代山神信仰的研究主要依据

各种典籍的记载( 如文人笔记、小说、地方志等) ，
但被记录并流传下来的多是那些影响范围较广、具
有较多信众的山神信仰，如有关泰山神、华山神等
五岳神信仰的文献就颇为丰富。但对于某些区域性
的山神信仰，是否有文献记录还有很大的偶然性，

而且这些区域性山神信仰的信众多为居于深山的乡

民，他们本身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其信仰对于

山外的人来说更是难以知晓，即使通过道听途说有

所了解也往往把它们看作是“淫祀”，很难在主流话
语体系( 主要表现为典籍记载) 中流传。因此，在此
种情况下，木雕山神像等民俗文物的发现，可以弥

补典籍记载的缺失，有助于开拓现有山神信仰的研

究路径，并促进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

1 木雕山神像与山神信仰传统
山岳崇拜是一种产生甚早的自然崇拜。在人类

社会的初期，先民以山居穴处为主，对此章太炎的

《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1］87-91、钱穆的《中国古代居
山考》［2］116等都有详细的考证。当然，山岳对于原
始先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为其提供了遮风挡雨的

居所，“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
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3］，而且
在“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
麻丝，衣其羽皮”［4］668的远古时代，山岳还是先民
们的衣食之源。“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5］

先民对于山岳除了物质上的依赖外，面对山岳的高

峻险恶，逐步产生了精神上的敬畏崇拜。在历史演
进的过程中，山岳崇拜或祭祀的对象由最初的自然

山体演变为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山精、山
鬼，并进而发展为相对善化的山神，虽然它们之间

并不是绝对的新旧更替，但山神无疑最终成为了山

岳崇拜的最主要对象。具体以山神观念来讲，它自
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同样不是绝对的新旧

交替) : 在山神形象上，从无形象山神( 自然山体本

身) 到兽兽、人兽拼合而成的山神( 在《山海经》中
有集中的展现) ，再到可以完全人形化的山神; 在

山神的职能上，由最初的掌管一山一岭( 包括其中

的动植物) ，到兴云致雨，再到可以主宰人的疾病

祸福、生死命运( 比较典型的是泰山神，它不仅主
管世人，而且在魂归泰山观念的影响下，还成为了

冥界的主宰) ，伴随着这种职能的转变，山神的自

然神祗属性也逐渐淡化。
山神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山海经》最早对此

进行了集中的记载。《山海经》所记载的 26 个山系
中，除《东次四经》外①，其他 25 个山系的文末都介
绍了山神的形貌及其祭祀规格，如《西次三经》:
“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
稷米。”［2］《山海经》反映了先秦时期山岳崇拜及山
神信仰的情况，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原典，对后世

的山神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表现在山神形貌塑

造、山神祭祀等多个层面) ，以至人们认为“山无大
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6］229，其
中居山之“神”当然就是山神。随着佛教的传入并逐
渐中土化以及本土宗教———道教的成熟，山神也被
纳入到了神佛体系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

们对于山神的认识。这在对山岳极为推崇的道教中
表现的最为突出，如其教义中的洞天福地几乎皆为

舆内名山洞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教教义中
山神不再是由自然孕育的地祗，而成为了由天神任

命并由仙官或人鬼充任的“地方官”。如《真诰》曰:
“或为仙官，使掌名山”［7］575，“鲁国宣父仲尼，得
道为真官”，成为了东海广桑山之主。［8］132影响所
及，在民间信仰中，山神也出现了“官员化”的倾
向，其中生前品格高尚的人鬼就是山神的一个重要

“来源”，如在明清小说中许多孝女烈妇死后就常被
封为山神。《醒世姻缘传》中晁夫人死后因其在阳世
多行善事而被封为峄山圣姆，并且“因曲阜尼山偶
缺了主管，天符着我峄山圣姆暂摄尼山的事”［9］719。
由上可知，山神信仰产生的时间早，影响范围

广，形态复杂。因此，对于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木
雕山神造像所反映的山神信仰，我们只有将其置于

整个山神信仰传统的观照下，才能准确认识它们的

特征及独特价值。

2 木雕山神像的民俗化特征
与人文宗教( 特别是道教) 及国家祭祀中山神

造像表现出的仙人化、帝王化( 如五岳神) 相比，洛
阳民俗博物馆所收藏的十几件木雕山神像具有明显

的民俗化、民间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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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次四经》文末未提及此山系的山神及其祠礼情况，与记述其他各山系的体例不一致，袁珂认为“疑有阙脱”。



首先，在造像的材质上，多选用晋南地区随处

可见的一般木料，既有硬木( 颜色较深) ，也有软木

( 颜色较浅) ，并且一些神像已经开裂，可见在原材

料上并未经过刻意的选择。
其次，在造像的雕刻上，大多雕工粗放，主要

通过类型化的造型或特征表明其为山神像，并不注

重细节的精雕细刻，其开面以粗线条勾勒的写意手

法为主( 面部表情虽不细腻，但线条流畅，也有古

朴率真之趣) 。
再次，在造像的颜色上，多为原木色，即在雕

刻完后未涂漆上色或彩绘。虽有一两件山神造像还
残留着一些斑驳的色彩，但也多以红绿两色为主，

与那些五彩斑斓、贴金镶银的“讲究”神像相比，仍
颇显质朴。
最后，在山神的形象上，整体呈现出威武勇士

的造型，但神首却不是人形化的。这些木雕山神造
像头顶多有如犄角般的山形凸起，除此之外，山神

像的眼睛有的深陷，有的向外鼓起; 山神像的唇部

有的嘴唇单薄内陷且唇线很长，有的则嘴唇肥厚且

向外突出。从这些面部特征来看，木雕山神像具有
明显不同于人类的神怪化色彩，而这其实延续了人

们对于神灵最初的朴素理解: 神具有高于人的神

力，当然也应有异于人的形貌。不同于人的活物，
对于山区先民来说，就是生活于山中的各种凶猛怪

兽，为了突出山神的神异，逐渐产生了各种人形兽

貌或人貌兽形的山神形象。在洛阳民俗博物收藏的
十几件木雕山神像中，几乎没有完全人形化的，其

中有几件就是人形兽貌的造型( 从面部轮廓来看，

或许是虎首人形山神，因为虎为山中之王，民间常

将之看作是山神) ，这反映了该地区山神信仰的原

始性。
综上所述，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木雕山神造像

并非“庙堂”之物，而应是晋南山区家庭中供奉的保
护神。质朴的神像正如朴实无华的山民，所谓心诚
则灵，不求神像有多么华美精致，只求心灵的寄托

与安慰。

3 木雕山神像与晋南地区地理及社会环境

晋南地区( 主要包括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
个地级市) 是典型的山地高原，自东向西分布着太

行山、太岳山、吕梁山等高大绵长的山脉，南部又
有中条山及其分支王屋山，可以说处于群山环抱之

中。如晋城市“东有太行山，西南有王屋山，西北为
太岳山的南延部分”［10］394，山区约占总面积的
90%。临汾襄汾县“东依塔儿山，西傍姑射山”，
“姑射山—自北而南亘抱县境”。［11］28-29群山环绕的
生活环境使得晋南人民与山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建房采石于山，出行行走于山，生存耕种、狩猎于
山……作为“宝藏兴焉”［4］1452的聚宝盆，山区人民
天天仰望着山，事事离不开山。由于对山岳的依
赖，并加之人们在与山岳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发生

一些意外( 如猛兽攻击，刮碰磕伤等) ，促使人们寻

找能够保证其从山岳多获益得福、少受灾遭殃的途
径。且晋南地区历来有祭神拜佛的传统，《翼城县
志》中说翼城县( 属临汾市) “村各有庙，户各有
神”［12］486。《闻喜县志》记载闻喜县( 属运城市) 的风
俗曰: “村各有所迎之神……所接神有后稷，有成
汤，有伯益，有泰山，有金龙四大王，又有五龙、五
虎、石娘娘等神。”［13］166《稷山县志》介绍稷山县( 属
运城市) 民俗时说: “各村皆有神庙，置神头数
人。”［14］165在这种文化氛围及民众心理的影响下，
人们对山岳的敬畏、期望，就具化为对主管山岳之
神———山神的崇拜与祭祀。因为山多且与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因而到处都有山神，庙祠都建在山
里，山民们随时祭祀，以保佑放牧砍柴、狩猎平安，
保护村里人畜不受野兽毒蛇伤害、山洪威
胁”［15］211。在晋南地区，人们认为日常的祭祀已不
足以表达对山神的虔诚，因此专门设置了山神节来

对山神进行隆重的献祭，如“六月六日家家祀山
神”②，“六月六日乡村各具蒸食，牧童陈脯击鼓竞
祀山神”［16］216。
晋南地区的山神木雕像就是在这种地理条件和

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山区先民对山岳的依

赖及对山神的敬畏。民间信仰的山神与官方祭拜的
山神不同，属于民俗神之列，雕刻其神像并祭祀应

是受到了以像设教的佛教、道教等人文宗教的影
响，如像在神在，这使得先民对山神的祭祀有了具

体的对象，更加容易激发他们的崇信热情。同时，
木雕山神像小巧的形制，使其便于安置在家庭的神

龛或檐下，这样先民们便能随时随地祭祀，使其真

正成为了日常“保护神”。

( 下转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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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乾隆四十八年凤台县志·卷三岁时［M］． 山西省晋城县人民政府翻印，1983．



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指导人们的行为。中国人走中
庸之道，人们崇尚长生不老，曾在很多故事中会听

到有长生不老药之说。因此，中餐崇尚的是理想的
养生主义。而西方人则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个人主
义至上原则，他们追求个体的舒适和健康。因此，
西餐崇尚现实的营养主义。

3 结 论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餐桌礼仪

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出来，而餐桌禁忌在两国的交

流合作中更是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中法两国的餐
桌禁忌为例，具体阐述了两国在餐桌禁忌的表现及

原因，以防我国人民在宴请中失礼于外邦友人。进
一步讲，随着法国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礼

仪正不断受到法国礼仪文化的冲击，这要求我们取

长补短、扬长避短，在保护中国礼仪的同时，又与
法国礼仪进行有效地融合，这更有利于中国和法国

的跨文化交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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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明清时期的木雕山神造

像，是对晋南地区山神信仰的直观展现。将其置于
山神信仰传统、晋南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
之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其产生的原因

及历史价值。当然，这些木雕山神像的民俗特征及
民俗价值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虽然木料不名贵，

也非名家雕刻，但“正望其非冰心铁面而可利诱势
夺，故媚奥媚灶，投合所好”［17］770，四时的拜祭表
达了心中的敬畏，不断的香火体现了自己的虔诚。
“以开门即山，祀以辟虎狼”②，人们拜祭山神，而
山神给人们提供保护，这正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功利

性特征，同时也是神灵崇拜长盛不衰的一个关键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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